
視覺．文本

當代旅遊中的風景攝影─數位單反相機
的技術人類學研究

梁君健

隨着技術的進步，數位單反相機開始在青年群體中普及，一部分
數碼相機的使用者開始轉向圖元更高、操控性更強的數位單反相機。
單從物理屬性來看，數位單反相機與傳統的數碼相機之間有很大不
同，在體積、重量和外部造型上都脫離了傳統的時尚消費品，而更加
重視攝影行為本身的實際操作。同樣，單反數碼相機在使用傳統上也
一直強調本身的專業化特徵，在普及之前往往是攝影記者和傳統攝影
家在數位時代替代膠片相機的方式。

在人類學家看來，技術正是通過人的實踐而進入日常生活成為特
定的文化，從而參與人和社會的互動，並幫助個體定義自身與周圍世
界的關係。數位單反相機進入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的功能是為旅遊提
供專業化的圖像技術，將攝影行為與旅遊行為進行某種程度的結合。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即為數位單反相機普及化之後，新技術帶來了甚
麼樣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本文希望通過對旅遊和攝影的行為分析
作為案例，重點關照以下三方面內容：

1）攝影術作為對時間─記憶的管理技術和對空間─知覺的管理技
術，在數位單反攝影的時代是如何繼承與變化的，這主要考察數位單
反相機的物理特徵和技術特點這兩個方面給攝影行為（而非攝影文本）
帶來了甚麼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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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位單反相機使用者的實踐方式，包括特定的使用者群體如何
在自身的文化結構以及社會互動的作用下，將數碼攝影技術和數位單
反相機的使用，鑲嵌於既有的主體─客體結構中；其二是當代旅遊以
及數碼攝影的案例研究，也就是單反攝影如何在旅遊者的意義建構活
動中產生作用；

3）將既有結構中的使用和技術帶來的新的變化結合起來，研究數
位單反相機和數碼攝影技術對個體的社會角色和身份認知起到甚麼作
用，在這個案例中特指數位單反攝影行為深化了哪些固有的風景意義
的建構，同時發展出哪些新的旅遊者與風景之間的認知關係。

創新意義

數位單反相機的出現，使視覺性的文化研究得以向前邁出一大
步。迄今為止，大部分有關於視覺性的研究均以受眾對特定視覺文本
的接收和消費為前提。數位單反相機使消費者同時成為生產者，他們
不僅在日常生活中觀看視覺文本，而且通過攝影行為，不斷地生產出
大量的視覺文本。因而，視覺文化研究面臨着新的任務，不但要研究
受眾對視覺文本的視覺性問題，而且要研究數碼相機操作者們如何運
用視覺的方式將他們的生活經驗視覺化，在這個過程中，視覺性有甚
麼新的發展。

由於本文的主要研究對像是攝影行為，藝術學和美學領域內開展
的對攝影創作的研究只能夠為前進中的視覺文化研究提供有限的借
鑒。拉康把攝影者分為四類：初級攝影者（工人階級或手工藝者）；攝
影師（資產階級）；業餘攝影愛好者，鑒賞家意義上的，因而指的是貴
族；卓越不凡的攝影專家，這些人自稱是沒有階級身份的藝術家（尼古
拉斯．米爾佐夫，2006：91）。數位單反相機的普及帶來了這種可能
性，它使更多的人能掌握專業技能，通過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自學和
群體交流逐漸成為業餘的攝影專家。不可否認，由於攝影專業化的經
濟壁壘已經被打破，這類業餘攝影專家的規模正在逐漸增加，他們通
過專業的論壇或個人博客展示自己經過精心修改（被很多人稱為PS技
術）的攝影作品，通訊社、報刊、網站和雜誌的攝影編輯會從中挑選出
具有出版價值的照片，與作者聯繫購買，從而完成業餘攝影專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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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通環節。對於這樣的數位單反相機的使用群體來說，對作品出版
的追求致使對他們的數位單反相機使用進行藝術的研究是可能和有必
要的，並且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到攝影藝術家研究的範疇。

圖一：書店一角，傳授數碼攝影技巧的書籍擺滿了書架

實際上，數位單反相機還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使用方式，攝影
者本並不期待自己作品的出版和廣泛傳播，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相
對於攝影行為產生的數位相片來說，他們更加專注的是攝影行為本
身。這些使用者們可能會通過郵件、博客和論壇分享一些照片，也可
能因存儲卡滿了將上千張照片轉移到電腦後長時間不會再次翻檢。數
位單反相機使他們更加興奮於通過取景器和大口徑鏡頭觀察世界，並
享受快門閉合的清脆聲響。相對於業餘攝影專家來說，這種使用方式
在數位單反攝影時代更加普遍，它體現了技術發展對視覺實踐方式的
改變，這正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基於法國傳統的技術人類學家們認
為，技術與其說是已經準備好的物件，不如說是人類的特定的實踐方
式；只有通過主體的實踐技術才能夠進入日常生活，成為文化。（Naji 

& Douny, 2009: 411）為了更加具體地分析新媒介技術使用的技術人類
學特點，下文首先將考察數位單反攝影技術的若干特點，並將針對使
用者旅遊過程中對風景的攝影行為展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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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在網路時代，我們很容易便可獲得數位單反攝影的作品，並與特
定的作者產生聯繫，但是由於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普通使用者的攝影
行為，本文不準備將展示出來的圖片作為主要研究對像。本文的主要
材料源於作者在各種類型的旅遊景點對遊客的數位單反相機使用行為
的觀察，為了獲得更加完整的理解，還進行了一些深度訪談工作；瀏
覽個人博客中對攝影行為的感性描述，則是對深度訪談的補充和延
續。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本文希望對新媒介技術如何在當代旅遊風
景攝影行為中重構主體與客觀世界關係展開分析。

數位單反攝影術的特點

對數位單反相機的特點進行考察主要集中於物理性質和技術特點
兩個方面，同時需要將數位單反相機放到整個相機發展史的流變中進
行歷時性的對比。首先，數位單反相機本身的物理性質，使其無法像
卡片機 1 一樣融入身體，從而必然性地成為了一個客體和工具。數位單
反相機的這方面特點在某些程度上是對傳統相機的回歸。在攝影術發
明後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內，照相機給人留下了笨重金屬製品的深刻印
象。隨着柯達等商業公司開拓家用相機市場的努力，照相機開始向小
型化和便攜化的趨勢發展。進入數位時代之後，這個趨勢得到了延
續。兩年前筆者在一次關於女性使用卡片機的初步研究中發現，可攜
式數碼相機的外觀設計越來越偏向於時尚裝飾和隨身攜帶，「口袋機」
和「卡片機」出現，與人的身體具有良好的融合性，因而成為流行文化
和休閒活動的組成部分。但是，數位單反相機有着完全相反的發展趨
勢，從一開始就致力於將數位技術與專業膠片單反相機進行結合。除
了個別款式之外，數位單反相機的外部顏色均為金屬黑色；雖然質地
有工程塑料和金屬的區別，但從手感和外觀上均向金屬看齊；重量以
及形狀等諸多方面也與家用相機迥異。這些都使得數位單反相機從各
個角度看上去都成為了身體的對立面，從而回歸到傳統相機的笨重金
屬製品的特性。在此之前，卡片機的便攜性已經讓攝影行為融入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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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日常生活之中，任何個體隨時隨地都可以毫無負擔地拿出數碼相機
進行拍照。但正是數位單反相機的物理屬性，使得攝影行為再一次脫
離了日常化的行為而回歸到一種儀式行為。數位單反相機的物理屬性
使攝影活動重新「被當回事」，傳統膠片時代專業攝影的審美和儀式的
特徵重新被喚醒，並由少數專業攝影者的行為轉變成大眾行為。

圖二：柯達是傳統膠片的最大製造商，但目前也將絕大部分服務轉向數碼領域

其次，數位單反攝影技術提供了廉價的審美品質的保證，高圖元
和可更換的專業鏡頭使攝影者們相信，數位單反技術賦予他們和專業
攝影工作者一樣的能力，這種技術保證通過數位單反相機的操作行為
得到了強化。由於數位單反相機不提供液晶屏的即時可視效果，攝影
者需要將面部貼近相機後背，通過狹小的取景框完成取景和構圖；可
更換的鏡頭上集中了調焦和對焦的操作，這和相機重心的分佈一同發
揮作用，要求攝影者在右手觸摸快門的時候，左手必須緊握鏡頭進行
光學操作和重心平衡。這些行為特點很容易使攝影者聯想到傳統攝影
家的操作技術，數位單反相機在這裏將實質的和象徵的品質保證結合
起來。最後，數位技術帶來了零成本的高品質拍攝，在經濟上解放了
攝影者，使他們可以完全不考慮成本地實施行動。

總結數位單反相機的特點可以看出它帶給攝影者兩個方面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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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普通數位攝影的變化：一方面，攝影儀式性的回歸使攝影者能夠有
意識地將攝影行為看做主體與客體進行對話的手段，同時強化了攝影
者對攝影行為的思考和主動使用；另一方面，高品質的技術能力使攝
影者能夠對客體進行審美化的注視和表現，數位單反相機通過審美創
造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距離感，將主體從客觀世界中分離出來，重新
確立了主體性。為了繼續在旅遊者的風景攝影這一個案中繼續考察新
媒體技術與文化的關係，首先需要解答的是這技術出現之前，旅行者
是如何建構對風景的意義。

建構風景意義的譜系

西方對風景的研究，闡述了作為自然的風景是如何通過社會化的
方式被風景畫展示，並與資產階級的興起和帝國主義的全球擴張發生
關係的：就其「純粹」形式來說，風景畫是一個西歐和現代現象；風景
畫濫觴於17世紀，於19世紀到達高峰；風景畫本來主要是與新的觀賞
方法相關的一種繪畫樣式。（W. J. T.．米歇爾，2009）在西方，風景不
斷地被油畫、攝影等方式生產和展示。例如在19世紀末期的斯洛文尼
亞，關於阿爾卑斯山的攝影圖像就曾經被用來建構該民族的文化個
性。（阿萊斯．艾爾雅維茨，2003：109–145）

中國的風景具有極為不同的譜系。至少從唐代開始，風景就成為
中國水墨畫的重要題材，中國畫家從不以具體的風景為展示對象，他們
畫筆下的風景是個人對宇宙心靈體驗的外在表達，隱逸和寄情是中國式
風景展示背後的文化機制。20世紀初，與西方在1848年革命之後期待
單一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的過程類似，風景被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發明出
新的象徵意義，與現代民族國家產生關聯，風景的地域性被民族國家的
象徵性所超越，提供了共同體的想像，並發揮了根據空間技術描繪一個
民族國家疆界的功能。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出版發行的《人民畫報》就
能夠提供這樣的例證。雖然喉舌論被當時的中國新聞界的絕大部分記
者嚴格執行，攝影在絕大多數時間裏成為政治活動和政治人物的寫真，
但《人民畫報》記者仍然堅持不懈地在中國大陸的廣大邊遠地區進行風
光攝影，從而完成建構「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土和文化疆界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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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戰後的相關研究中，美國學者Dean MacCannell在其著作《旅
遊者》中對當代有組織的國際觀光活動進行了人類學研究，試圖將其與
中產階級的休閒社會學聯繫起來，最終觀照現代性的社會結構。他認
為，旅遊業將所謂的「社會問題」進行展示以吸引遊客的好奇心，同時
旅遊者可以突破狹隘的勞動分工走向現代性的全球進而與現代社會發
生更加廣泛的聯繫，突破異化。（MacCannell，2008）儘管MacCannell

的研究提供了觀察當代旅遊行為的理論基礎，本文希望將作為研究背
景旅遊行為限定於中國的自然風光和歷史古跡的範疇內，分析當代旅
行者如何對風景進行意義生產，並在攝影行為中表達。

圖三：台北中正紀念堂，超過半數的參觀者用數碼相機代替肉眼觀看

雖然自然風光和歷史古跡在某些方面具有截然相反的特徵，但兩
者恰巧都體現了從現代化的初期開始持續至今的內涵。作為來自古代
傳統社會的古跡和未經工業社會雕琢的風光，旅行者們都將其視為現
代日常生活景觀的對立面，通過強調古跡與風光的「前現代」特徵而定
義和思考「現代」特徵。這種二元對立的關係使旅遊行為發展出穿越閾
限的功能而成為一種儀式。

對自然風光和歷史古跡的另一類意義構建始於民族國家的早期。
如上一部分對風景的譜系的梳理提及的，公民將風景視為民族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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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的紀念碑，旅行通過儀式化行為將紀念碑的意義內化到個體
的經歷之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意義建構在近十年來隨着中國
崛起和傳統文化復興的過程變得更加明顯和狂熱，國家針對文化遺產
的提倡和保護政策，使旅遊組織者在對風景的宣傳修辭策略在民族精
神的基礎上融合了新的內容，客觀上迎合了當下新的民族主義的浪潮。

旅行者的數位單反實踐：強化與再生產

那麼，在數位單反相機成為旅行者的普遍裝備之後，對於風景現
代性和民族國家想像這兩個方面的意義建構會發生甚麼新的變化呢？
在參與式觀察與訪談的基礎上，我們首先發現，很多使用數位單反相
機的旅行者對於傳統旅行團式的「下車─留影─走人」的攝影方式進行
了批判，在他們看來，這種佔有式的攝影方式是對旅遊行為的「褻
瀆」，無法體會到風景的「神韻」和「真諦」；他們強調攝影行為與心靈體
驗的聯繫，認同和踐行「觀看─感悟─拍攝」的攝影方式，其核心即為
個體通過與風景的交流生產和確認意義，並將這種意義通過攝影行為
進行確認、強化和記錄。因而，旅行者的風光攝影行為，也就是數位
單反相機和旅行活動的完美結合強化了對風景的朝聖，延續了風景作
為個體與共同體的想像性融合。旅行者通過數位單反相機的攝影行動
在旅行過程中再生產了對客體意義的建構，通過視覺的方式確認和強
化了朝聖行為的意義生產過程。 

同樣，數位單反攝影者們還主動地將「到此一遊」式的攝影和風景
本身的攝影這兩種行為進行區分，數位單反相機作為一種新的技術手
段正是在這種區分中發展出新的使用方式。「到此一遊」式的攝影是朝
聖儀式的環節之一，其常見的方式是由專業的旅遊攝影工作者在旅遊
景點為遊客提供快照，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種攝影行為佔據了旅遊
攝影的大部分。由於專業攝影者是攝影行為的主體，因而旅行者在攝
影中被客體化，在這種被拍攝的過程中得到強化的是人與風景的某種
直接的位置關係，旅行者作為主體在攝影過程中完成了與風景的融
合，二者在同一圖像文本中的共存成功地完成了對個體與社會─文化
的融合想像，彷彿他們在風景中完成了從前現代到現代的穿越，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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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確認為作為民族國家的一份子。數位單反相機出現後，旅行者替
代了專業攝影工作者成為攝影活動的主體，他們在旅途中不斷地通過
取景框選景並按下快門，因而旅行者對風景進行攝影的行為往往伴隨
朝聖儀式的整個過程，攝影行為成了旅行過程中的主要行為，進而成
為朝聖儀式本身。攝影行為代替了主體對風景的直接凝視和感知，並
通過圖像化的過程再生產了這種朝聖儀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風景攝影行為中，數位單反相機的出現正是通
過以上的機制改變了主體與風景之間的位置關係。在傳統的「到此一
遊」攝影中，主體和風景同樣是攝影活動的指向，主體在被客體化的過
程中與風景形成同構。而新的攝影行為重新給個體賦予主體地位，在
數位單反相機的兩端建立了主體與風景之間的對話關係。身份的主體
性通過攝影行為得到了確認，從而有可能在與風景的對話性互動中生
產出新的意義。

圖四：台北的自由廣場，一位外國遊客冒雨用數位單反相機留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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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數位單反攝影術的文化意義

通過對旅行中的風景攝影行為的人類學研究，我們發現數位單反
攝影技術為旅遊和旅行者帶來了如下的改變：攝影行為強化並再生產
了風景的意義建構過程。這種改變與數位單反相機本身的技術特性與
攝影實踐相結合的結果。數位單反攝影術的美學保證與儀式化行為結
合起來，讓使用者開始有意識地使用攝影技術，進而數位單反相機成
為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互動場域，日常生活中融為一體的主體和客體在
攝影行為中首先被儀式化的審美製造出來的距離感所分離，隨後通過
攝影行為完成了主體對客體的審美和融合，風景的意義就這樣進行了
再生產。

從人類學的視角來看，審美過程的實質是意義建構的過程，而意
義建構是社會化的最終目的，主體─客體之間的二元對立在這個過程
中得到象徵性的融合，因而審美始終是人類對待客觀世界的基本心理
衝動。當攝影技術為這種衝動創造出技術可能性後，首先由專業的攝
影工作者完成審美過程，並通過攝影的視覺文本和視覺體系將特定群
體的審美傳播給整個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型態的控制得以實
現。當數位單反攝影術出現之後，攝影術帶來的審美的可能性擴展到
大眾範圍內，這與後現代社會的去中心化和離散化相結合，使得新的
主體─客體關係的建立具備了可能性。然而，大眾通過媒介技術獲取
的審美能力在與傳統主體─客體結構融合的過程中一定程度上通過審
美活動複製了傳統的結構。數位單反攝影術的文化意義在於，為主體
對客體的審美提供了新的場域，讓主體更為直接地進行意義建構活
動，在這個過程中，主體有可能發展出新的觀察和體認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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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這位酷愛攝影的女孩讓朋友給自己拍下了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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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卡片機」一詞來自數碼相機廣告中對體型輕薄、能夠像一張名片一樣塞入
口袋的數碼相機的形象化的稱呼。這種相機除了品質和體積較小外，外形
設計往往較為注意在色彩、質感等元素的設計，突出時尚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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